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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写作作应应该该是是孤孤独独的的 □王建菲

今天赴美游学已习以为常了，可
让孩子们去海峡对岸的台湾修学，研
习传统文化，却依旧是稀罕事。作为
赴台游学的组织者之一，我一直在思
索，台湾真正的吸引力在哪里？学生
又能收获什么？

曾有济南一中的一位校领导与
我同往台湾后感慨：“台湾最美的不
是风景，而是人。”这让我一下子想起
了2014年暑假我在台湾经历的很多
事。

2014年暑假，我带着31名来自山
东烟台、济宁、潍坊、济南等城市的高
中生，在台北中山女高共同聆听年轻
作家张辉诚的语文课。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的安玉行
同学说：“我小时候看台湾电视剧，看
到演员恭敬谦让，听到演员温柔地说
话，还以为是故意这么演的。到了台
湾后，才明白电视上演的不都是骗人
的。”两岸学生听后哄堂大笑。

台生的温良谦让体现在各个细
节，比方说搭电梯，走路时学生们都
居右，去洗手间自觉排队；学生用得
最多的口头语是“不好意思”、“麻烦
您”、“谢谢您”、“请”，从没听过“靠”、

“快走”、“赶紧”、“过来”。
无论是温良恭谦，还是尊师重

道，大陆孩子在台湾感受最多的不是
惊奇，而是潜移默化的教化。山东孩
子本来已经很有礼貌了，可刚到时还
是感觉好客气呀，两天后自然融入，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样的表达和沟
通很舒服。

其实，这种潜移默化也不难溯
源。台湾师生也好，民众也罢，无论在
社会上、校园里、生活中，都让我感受
到活在当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或
许就是文化的力量吧。

后来我请教台湾同胞，是如何让
骑摩托车的人全部戴安全帽，而且停
放如此整齐的？是如何做到垃圾分类
如此到位，而且垃圾不落地的？一位
老者告诉我，台湾十年前也面临同大
陆相同的问题，后来使用严苛的惩罚
制度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让人们真正
感受到遵守规则好处的，还是文化。

2014年，我有幸两次拜访余光中
先生。第一次听到余光中先生讲起台
湾“抢救国文”的活动，这让我一下子
想起了大陆的国学热。十年前，台湾
教育部门减少国学课程，以余光中先
生为首的关心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拨
人，如作家张晓风、高中国文教师段
心仪、张辉诚等，还有百所高中国文
教学研究会联署，共同发起了抢救国
文教育联盟。其实，台湾有识之士不
是在抢救简单的国文，而是以国文教
育为载体的传统文化。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先
生对于两岸学生的交流这样说道：

“希望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学创作交流
活动给同学们留下的，不仅是一次难
得的旅行经历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更
是一次海峡两岸孩子们相互学习交
流，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
人生经历。”

在今天两岸民间交流仍停留在
网络与外界传播时，朴实认真地面对
面交流，或许会让彼此之间感受到共
同文化带来的亲切与启发。台湾，这
个让许多人魂牵梦绕的宝岛，小小
的，旧旧的，远远的，近近的，如同高
山茶一样柔柔的，淡淡的，静静的，但
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却日益吸引着
来自大陆的孩子与家长。

其实，文化这种东西不需要坐而
论道。只需要有一天，两岸学生坐在
一起，品一壶茶，唠唠家常，便足够
了。

(王建菲为容德两岸教育文化研
究院负责人，本文由本报记者张榕博
采访整理)

台湾：

活在传统文化里

□周东升

这里所说的“钻家”，是
指那些打着文化的旗号善于
投机钻营的家伙；这里所说
的“大师”，是指那些道貌岸
然，梦寐以求却又假惺惺装
着被动地冠以“大师”帽子的
所谓“大家”、“高人”。“钻家”
是蛹，“大师”为蝶，化蛹为
蝶，“钻家”摇身一变，就成了

“大师”。
君不见，当下的所谓“大

师”，简直比大街上的宠物狗
还多。什么“国学大师”，“国
画大师”，“书法大师”，“文学
大师”，“学术大师”，“武术大
师”，“养生大师”……“大师”
满天飞，学者赶场忙。于是，
有人被蒙蔽，鼓噪道：“现在
是大师频出的时代！”

事实上，透过这虚火撩
人的假象向深处看，不难发
现，从这些人追逐“大师”帽
子的心态和做法上，就已经
注定他们成不了大师！有的
人喝过的茶水还不如王羲之
一年用掉的墨水多，就妄称

“书法大师”；有的人见过的
山还不如倪云林一个月画的
山水多，就自诩“国画大师”；
有的人掌握的词汇还不如曹
雪芹笔尖漏掉的词汇多，就
吹嘘“文学大师”。为了得到
那些令人艳羡的头衔，他们
不惜上蹿下跳，拉关系找门
路，送金钱拉皮条，趋炎附势
巴结逢迎，甚至攀附名门忘
了祖宗。这些人唯独没有精力
和时间做学问，唯独没有反省
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真正
的大师是这样不知羞耻、欺世
盗名的吗？

正是由于这些“钻家”内
在的空虚和浮躁，所以才迫不
及待地弄些有名无实的头衔
来支撑门面，以便为他们的招
摇撞骗捞取些资本。而一旦得
到了那些名不副实的头衔，他
们就满嘴跑火车，到处卖“学
问”，上电视，开讲座，当评委，

四处显摆，唯恐“天下谁人不
识君”。而实际上呢，他们不过
是学风败坏的传统文化践踏
者。因此，指望这些所谓的“大
师”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
文化，无异于痴人说梦、自欺
欺人。

近几年倒下的所谓大师

还少吗？多少“大师”的画皮
被撕下？还有多少“大师”继
续装神弄鬼？真正的大师是
不会热衷于整日抛头露面，
到处指手画脚的。他们远离
尘嚣，六根清净，或遁迹于山
野，或窝居于斗室，或孤傲不
羁，或蔑视权贵，潜心修炼，
终成大师。时常，面对着倪瓒
的《渔庄秋霁图》、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朱耷的《孤禽
图 》，手捧 着 庄 子 的《 逍 遥
游》、曹雪芹的《红楼梦》、钱
钟书的《围城》，我如醉如痴，
思绪飞扬。或悲或喜，或哀或
怨，或真或幻，都寄情于这黑
白分明、物我两忘的山水世
界间，淡泊于那超然物外、闲
适悠然的大彻大悟中。那凝
练的笔法，那深邃的意境，如
今谁人能比？黄公望为了“搜
尽奇峰打草稿”，据说历经七
年，踏遍江南的山山水水，终
成妙笔《富春山居图》；倪瓒
看破红尘，舍弃万贯家产，独
居于深山旷野中，所以他的
树石才跃动着只可意会的灵
性。而今天的我们，面对名利
的诱惑，还能有这种气定神
闲的心境吗？

古代的大师，就像一个
个坚持用绿色天然肥料精耕
细作的农夫，他们抛却尘世
的诱惑，专心于每一株庄稼的
长势，注重的是产品的品质和
营养价值；而如今的某些“大
师”，就像一家家善于弄虚作
假的黑心作坊，他们迎合市场
的热销，揣摩的是大众的心
理，追求的是暴利的获取和上
镜率。

在此，我们可以不屑地断
喝一声：“‘大师’，请走开！”

去去他他的的““大大师师””！！

今 日 高 铁

□顾彬

爱一个女人是思考她的
灵魂。满足女人的渴望，对男
人来说是最难的，也可能比
打胜仗还难。写作跟美人一
样，也有自己很特别的秘密。
找不到它的秘密，就什么都
写不出来。一张纸跟一个女
人的身体一样白。一张白纸，
一身美。

写作是孤独的，也应该
是孤独的。不孤独，就不是好
的写作。一张纸，一个人，就
够了。爱一个女人也需要孤
独，不需要第三者。两个人在
一起，女人也许会释放她最
深处的秘密。男人看到她眼
睛里的秘密后，会变成另外
一个人，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做爱与写作有什么区别
呢？不少当代作品说得很清
楚，作家手中的稿子没有显
示什么秘密。作者好像不太
知道他面前的白纸的秘密，
随便写，随便发，随便拿稿
费。他个人的孤独变成别人
的，变成纸上的。这孤独不是
好的，是害人的，害所有人
的。

我主张的是另外一种孤
独，是应该追求的孤独，是尼
采的，也是马克思的。尼采还
没有发疯前，他找不到出版
社出版他永垂不朽的大作。
他只能用自己的钱出版，给
不太想读的人看。马克思呢？
他太穷，甚至买不起写《资本
论》所需要的纸。如果他们跟
今天的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一
样，先要求出名，再要求成
功，还要求发财，那么我们今
天听不到他们两位的名字。

为了出名、发财，经常有
中国当代作家来找我，要求
我把他们的书翻译成英文。
虽然我的英文不错，但是英
文不是我的母语。好的语言
跟美人一样，如果你感觉不
到她的秘密，你别来。谁都说
英文很容易学，不对，好的英
文很难！除了Ch in a Da i l y、
Global Times外，我在中国看
到的英文一般是不太理想

的。有些中国的大学教授也
不会英文，从欧洲来看他们
就是文盲。我这样说，人家肯
定觉得我搞的是一种欧洲主
义。那么，当代中国教授、作
家们，你们给我看看你的日
语。我们这些西方汉学家大
部分都学过日语，你们呢？

来找我的不少人要求我
把他们“了不起的”作品翻译
成英文，他们这样做，是对我

的母语的轻视。这样也说明
他们是愚笨的。德语是欧洲
人说得最多的语言，德国出
版的外国人作品最多。美国
呢？美国对国外不太感兴趣，
美国人只歌颂他们自己。

最近又来了一位很不懂
事的中国当代作家，请我把
他的诗集翻译成英文。我帮
他的忙，给他找奥地利最好
的译者和最好的出版社，今
年可以出版他的德文诗集。
可他还是不满意，要求把他
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在美国
出版。他不明白中国诗歌的
市场不在美国，也不在其他
英语国家，而是在德语国家。

因为中国当代作家，我
经常感觉孤独。但不是好的
孤独，是非常可怜的孤独。他
们老希望我了解他们，但是
他们不想了解世界。他们总
是提要求，觉得他们是了不
起的，觉得我们外国人不够
重视他们。但是他们理解我
们吗？对他们来说，我们才是
他们的译者。无论什么书都
可以翻译，这是中国的口号；
不是谁都能够翻译，这是我
的回答。不相信吗？那么，不
会外语的中国作家能把国外
同行的作品翻译成优秀的中
文吗？

爱一个女人不是五分钟
的事情，写作也不应该是。中
国当代作家的不少作品都是
quickies。五分钟之内能满足
一个女子的要求吗？43天内能
够写完500页的长篇吗？可怜
的中国女孩子，可怜的中国
当代文学！

(本文作者为德国籍汉学
家、翻译家)

G11


	E23-PDF 版面

